
 

灭汉种策 

 

编者注 

 

《灭汉种策》一书的真伪众说风云。编者认为此书应是“真书”，但被革命党人

用于宣传后而“画蛇添足”导致被质疑真伪。证明《灭汉种策》是真书的证据，

就是看它说的东西有没有应验。如果应验了，那毫无疑问就是一本真书。 

 

可以发现满族借中共之手，欺压汉族人民，利用计划生育对汉族进行种族屠杀。

《灭汉种策》如果是阴谋论，则“计划生育”是其具体实践。 

 

为让大家更好理解，本书是一本“点评版”。  

 

  



 

正文开始： 

 

咱们都是游牧种耳。三百年的前，天启我牖，朱明崇祯帝失江山，毛贼吴三桂背

他祖宗，投降咱们。其时咱们的世祖章皇帝老佛爷，应天命之顺，相人事之机，

长驱直入，以夺中华，据其九鼎，占其土地。凡汉人之叛我的杀之，服我的因而

愚弄之，吸其脂膏以供奉咱们，捣其脑浆以灌溉咱们。盖彼之消，即我之长；彼

之绌，即我之盈也。噫！咱们世祖老佛爷的所以为我子孙长久计者，这么样的深，

那么样的远，能不日夜馨香以顶祝之哉。 

 

虽然，推世祖老佛爷之初心，犹有不止此者。覆人之国，必灭人之种；余孽不净，

后患终多。故那时大兵南下，逢城就屠，逢村就烧，虽杀戮过惨，毫不嫌其忍；

践踏过甚，毫不觉其酷。又摧又折，又刈又削，务必掘其根，绝其生机者，非他

也，替咱们子孙除去后患耳。无何，有志未竟，所策不遂。说什么天地好生之德，

致败于功亏一篑之时。而当时的汉人，才吃了大亏，怕咱们的威势，固俯首贴耳。

如牛马畜生，或伏于枥，或受羁绊，情愿为我服役，不敢稍生叛妄的心者也。加

之咱们圣祖仁皇帝，宽容大度，不喜斩杀，六十年间，因循姑息，虽曰天下太平，

是咱们初进中华享福的日子，实则养痈成疽，坐失机会之时矣。 

 

世宗、高宗、仁宗、宣宗，百余年间，沿圣祖的旧训，贪目前的快乐。凡我八旗

子弟，抛弓矢，厌戎马，骄矜之气，流为苟安之习。强悍之风，变做怠惰之人，

而其时的汉人，却生生息息，养他的元气，补他的疮痍，蠢蠢动动，生机复活。 



 

至宣宗暮年，长发贼起于广西，蔓延十三省，动了二十年的兵，伤我骨肉，残我

手足，大有如河堤一决，不可收拾之势。而咱们反为其噍类者矣。幸也。当今老

佛爷辅先皇帝穆宗垂廉听政，圣明英断，谋算无遗，用曾国藩、左宗棠辈，骗之

以小利，假之以虚名，笼络之，哄愚之，使他们自相残杀。而咱们则坐观其成败，

不数年间，悉平定之。虽然，今又隔了数十年矣。此数十年中，时势既大变，而

汉人的智识，又骤然长进了许多。倡（猖）狂之徒，四处奔走，不是说革命，就

是说排满，种种谬论，使咱们闻之，能不触心么？ 

 

夫他们尚知排满，咱们能无灭汉。咱们做了汉人的皇帝，已三百年。不把他们杀

完灭尽者，实我列祖列宗一念之姑息耳，乃久而久之，死灰有复燃之势。烂蛇有

毒焰之张，居然为我心腹患矣。传曰：小不忍则乱大谋。恨咱们的祖宗，没有三

复于斯言。恨咱们的八旗子弟，脱掉游牧之苦，骤得尊养之乐，只图目前，不问

后祸，致使鼠辈跳梁，一至于此。故为今之计，莫如趁他觉悟的不多，倡狂之徒，

势力未固，容易扑灭。其他昏懵未醒者，则或明或暗，设多方的陷阱，以致之死

地。汉人虽多至四万万，咱们人数，远不及他，然咱们以居高临下之势，阴险狼

（狠）毒之手，杀完灭尽，实亦易如反掌耳。 

 

兹姑略就吾意见所想到的，笔之于左，共分八种：第一灭农商，工人附于商内；

第二灭会党，第三灭学生，第四灭士，第五灭官吏，第六灭兵，第七灭妇女，第

八灭僧道。条分缕柝（析），纤微不遗，务使一网打尽。世界之中，没有一个汉

人，汉人一天不杀尽，咱们一天不能安枕已。 



 

灭农商 

 

前在杭州，与驻防瓜尔佳氏谈。瓜尔佳氏，咱们八旗中之凤毛麟角，曾上过当今

老佛爷书的。他说待汉人之方法，第一要使汉人的农民商贾，不得生活。夫农民

商贾，为一种族生利之人。汉人所得以生生息息者，即在于此。咱们今日所最当

注意者，亦在于此。农为汉人的根源，商为汉人的枝流，斩除根枝，闭塞源流，

灭汉之第一策也。咱们不晓得买卖，不晓得种畜，以为劳苦之事，都让他们去做；

安逸之事，委属咱们。以汉人之劳苦所得，供养咱们之安乐，其计果然不错。可

惜汉人之所得十百千万，其所以供养咱们者，不过百分之一而不足，故咱们虽安

乐，而日觉其瘠；汉人愈劳苦而愈见其肥矣。 

 

农业者，火儿烧不尽，水儿冲不倒的。譬之家里的恒产，取之不怕竭，用之不怕

尽者也。乃咱们列祖列宗何以好人儿似的，收那么轻的税，完这么少的钱粮乎？

而汉人中之一二奸诘者，又鼓吹邪说。汉人立国数千年，做皇帝的，汉人居多，

以汉人治汉人。其方法另有一种，咱们切不可学。他们历史所讲的话，只可目为

邪说，惑乱聪听。曰减赋，曰轻税，曰免徵。偶一不慎，即堕其计。盖此种政治，

行之于同种族之国内，则为善政，非咱们所宜行者也。咱们何苦舍绝大之利益，

而博（搏）汉人之虚颂功德耶？往者不计，来者可追，及今设法，犹不为迟。自

今以后，当使汉人的为农者，不许种米麦，而改种罂粟。种罂粟的故详下结论中。

田契地券，旧者作废，须改换新契。换契时，每亩须纳捐若干。不换的把他田地

充公。无旧契的，亦把他田地充公。旧契非五十年前者，则把他田地一半充公。



五十年前旧契，见经长发贼者，大半失去。如是办法，当朝下令而夕得充公之田

地无数。既得田地，乃令咱们的贫苦者耕种之，务使咱们握衣食之权，而汉人则

卖妻鬻子，破布衣补不得洞，饿肚子熬不得饥而后已。 

 

且咱们得汉人国，已将三百年，但汉人的地，仍属汉人。咱们当设法悉把他地充

公。不妨借还洋债之名，以得之于无形。张姓有田地值一千元，值十抽三，每年

须完三百元。李姓有田地值一万元，值十抽三，每年须完三千元，完不足的充公，

久而久之，则张姓、李姓的田地，无有不归于咱们者。汉人既没有田地，自然不

能耕种，凭他有多大的能干儿，也是没用了。所谓英雄无用武之地也。咱们则得

了田地，农也好，桑也好，不数年间，衣食之权，悉归掌握，一旦扼其喉而绝其

食，四万万之汉人，可在一霎眼间，尽堕入枉死城矣。 

 

点评：将生意人打成资产阶级。将农民土地没收。故意在风调雨顺之年，以“还

洋债”之名糊弄百姓。风调雨顺之年，故意人为制造大饥荒，屠杀接近亿汉人。

汉族“尽堕入枉死城矣”。“三年自然灾害”这场对汉人的种族屠杀事件，与《灭

汉种策》吻合。 

 

商贾者，其可恶之点，较之农民胜十倍。其生利之处，亦较之农民多十倍。有智

识，能活动，将来的害及咱们，正未可限量也。不闻上海有什么商会、商学堂么，

发达之机，方与（兴）未艾，宜核定法律，不许开设。商业公所，随处都有，势

力之所萌芽，人心之所团结，尤宜急行封闭，把他的公所公款，悉数充公。既名

公所公款，则把他充公，不患无此。商人的子弟，宜严禁其读书入学堂。因他们



的智识长进，其能干非普通之学生可比，倘令他们明种族之辨，念祖宗之仇，则

将他们所有的资本，悉赠之于革命党，同咱们为难，咱们就危险矣。外洋的商人

（指海外华侨），具冒险性，足迹遍五洲，其资本更多，其能为更大，其为咱们

患者更深。然灭之之法，竟难完善。欲杀之，则非权力所能及；欲诱之，又非甘

言所能愚，小利所能动。惟有责其忘却本国，目之曰叛逆。譬之流徒充军，以绝

其归路。有私行归国者，令地方官就地正法。其家族亲戚的在内地者，不论本人

归国不归国，一并株连，幽之致死。且外洋之商人，不论在何国，都是聚居一处，

所谓居留地者。最好如檀香山之故事，借洋人之手，一火烧尽之。如洋人不下此

手，惟（我）们当从中搬弄之，或使洋人生妒忌心，或使洋人生厌恶心，全凭咱

们搬弄得法。檀香山之事，不怕不再见于后日也。 

 

点评：逮捕归国异议人士，利用国保国安威胁国内家人。对我们海外华侨异议人

士的手法与《灭汉种策》完全吻合。 

 

另：满族人在菲律宾的政府影响力极其巨大，近几年他们煽动的反华事件。操作

手法也与《灭汉种策》中的“檀香山事件”如出一辙。 

 

至内地之商人，则每营一业，即连结一帮。自今以后，凡结帮者，当日（目）之

为匪党，四处搜捕，定以死罪。不然，则别想一法，令他捐钱。有捐银一百万元

者，赏他公爵，就赏他一个王爵也好。捐不嫌其少，赏不嫌其滥，他们断不能以

虚衔高爵，可当了饭儿吃的。剥其皮，抽其筋，咱们虽不杀他们，他们犹能自活

乎？且开铺的收铺捐，挑担的收担捐，打包的收包捐，过关的收出口入口，上岸



落地等捐，过卡的收鱼鳞捐。节节捐，都是值十抽一。有抗捐的，则照例严刑处

死。让他咱（们）困之又困，得不偿失，不作商人而后已。他们既不做商人，于

是，令咱们的人，操经济，做买卖，以垄断其利。咱们的商人，作为官商，一切

不捐税。不捐税，则物价贱；物价贱，则商路广而利益多。不数年间，当能使汉

人中没有一个做商的，而商权悉到咱们的手儿里也。至于彩票一事，本为骗钱的

好法儿，商人报效的最多。然而，国债股票，买者极少，反愿以莫大之财，造什

么铁道儿，其弊盖在昭信股票也。今年上海丝况，闻极亏本，倾家荡产的，往往

四五百万，恨咱们没有法儿，把他装在荷包儿里耳。 

 

点评：在中国从事商业经营，经历的一路“吃、拿、卡、要”；搞国进民退。可

以说完全在实践《灭汉种策》中的内容。 

 

农商之外，更有一种工人，虽说是做工的，然而他的生利，亦不亚于农商。内地

也有，外洋也有，人心齐集，势力不小，非但咱们当设法防之。即洋人亦有些怕

他，不让他们到国内做工。盖他们既勤俭而又活泼，智识一开，骤能为祸。不观

俄罗斯的虚无党么，做工人者，居其一大半。此其明证也。汉人的做工者，幸而

智识未开耳。咱们当赶早屠灭之，以免噬脐。屠之之法，一切当与商人同。因他

们的情形，与商人大略相同也。商人有帮，他们也有帮。商业有公所，他们也有

公所。商人能到外洋，他们也到外洋。所差者，商人之钱多，工人之钱略少耳。

商人者，以资本博（搏）利息；工人者，以身命换钱财。故灭之之法，当比商人

专加一条，以对内地的工人：工人每日得钱，多少不等，自今以后，当令他们每

日捐钱若干。每天得二百文者，值十抽三，捐六十文；每天得二千文者，值十抽



三，捐六百文。纳捐的作为官工，不捐的目为私工，与贩卖私盐同罪，就地正法，

并当株连募集工人之人，使其不敢收留，以断绝他们的路。如是办法，则他们虽

欲不顾身命以求微利，而终不免辗转沟壑之一日矣。 

 

 

灭会党 

 

好肉不生疮，无可加以切割；白玉不有瑕，何所从而琢磨。汉人之有会党，正送

咱们以屠杀的好机会也。夫没有会党，则无从着手，杀人的事，势难而效缓。有

了会党，则可以为名，杀人的法，势顺而效速。且无会党时，只能以咱们的一人，

去杀一汉人；有会党，则可以借一汉人而杀一汉人；更可以一汉人，而杀十百千

万的汉人。长发贼苟再见于今日，四万万的蕞尔丑类，不愁不死掉一大半儿。然

可虑者，近来之会党，大为东西各国留学生所煽动，孙文一派，又大倡民族主义，

倘尽他猖獗，不去提防，实足为咱们的劲敌耳。吾愿吾善杀汉人的巨刽手，就从

这儿着想罢。 

 

会党之多，哪儿没有，几遍了十八省儿。然咱们的人，没有一个厕身其中，此为

大危险。今当密派咱们最亲信的皇族，伪托同党，混杂在内，或藉以运动，或藉

以离间，或藉以侦探，或藉以破坏。种种阴谋，务须密布，使他们自相残杀，自

投罗网，此上策也。不闻咱们祖宗说么，八旗的兵，以御外侮则不足，以防家贼

则有余。故无论何地，苟有蠢动之机，捕凤捉影，不问其事的实不实，立即屠他

全城。无论何人，苟有剿灭之功，不问其当剿不当剿，立即给他重赏。且会党所



最喜焚掠的，莫如洋人的教堂。洋人所最要保护的，亦莫如教堂。苟会党有焚掠

教堂之举动，固可由他焚掠，不必为之禁止，不必为之保护。倘会党中有狡猾之

人，不肯做此等事；咱们当设法煽动之，或者密派他人，托名该党，大肆焚掠，

以为嫁祸之地。务令会党之所以开罪于洋人者益深，则洋人之代我杀戳该党者亦

凶，是咱们兵不血刃，而坐置他们于死地也。 

 

至于东西各国的留学生，浸淫邪说，灌入内地。会党之中，往往有学生做其指挥，

则宜防其交通，而遗成无穷之罗织。可密令各地方官，凡有巨盗被捕，即择最负

舆望之学生，最有权力的新党，遍为网罗，令他妄攀诬陷，一经严刑迫认，无不

同被株连。此时虽孔颜复生，亦不容置辩，聚而歼之性命是听矣。（眉批：最重

舆望之学生，可危矣。惟有巴结监督、公使及游历官，得他的揄扬或保举，尚可

转祸为福。）其他可以相辅而行者，则咱们的人，当考究警察，练习劲兵，驻防

各地，以扼住他的咽喉。区区会党，不难令其死无噍类也。 

 

点评：对结社的敏感，对微信群的封杀，毫无疑问是在具体实践《灭汉种策》的

内容。 

 

灭学生 

 

十年来，迫于洋人之势，国家不得己而变法，开学堂，派出洋学生，不过要遮洋

人的耳目罢了。不意此等学生，知识骤开，屡与咱们为难。有学问，有本领，有

社会上的声势，有外国人的救援，或潜内地，或居外洋，合天下计之，虽没有确



切的调查，其人数已不少。他们既自相结合成一社会，复与别的社会交通连络，

做种种煽动之事。故汉人之为咱们患者，惟此学生一派为最凶。今日当处置者，

亦惟此学生一派为急急。处置的法儿，一则阻他知识的进步，一则绝他活动的道

路，务必严定法律，密布罗网，以防患于未然。盖他们的所以智识增进者，无非

书籍报章，而学生的最凶恶者，又都在私立学堂及自费出洋留学生中。自今以后，

凡内地学堂，当不准私立，悉由官开。学堂中除日用课本的外，不准学生私自取

入他书，而课本则须由国家勘定的，方能颁行。 

 

点评：大家都经历过被学校洗脑，愚弄的岁月。可以说确实做到“阻他们知识的

进步”。政府掌控学校，政府掌控课本。今天的政府完全是对《灭汉种策》的具

体实践。 

 

且学堂中体操一门，当一律除去。体操一门，小言之，则能养他身体强壮；大言

之，则能开他尚武风气也。外洋留学的，当永远不准私费出洋，有私自出洋的，

罪其父母，夷其家室。其已出洋在外的，当使他永远不能归国，有归国的，就地

正法。其官费生之在外的，当派咱们亲信的自己人，前往各国，监督一切。往做

监督之人，宜扮做汉人，同他们淆溷，方可探他们的真情也。若少有异心异言，

即诱他归国，置以典刑。至留学陆军一节，尤当注意。以后凡不是咱们八旗人，

均宜不许学陆军。并且要同洋人说明，凡汉人到此留学，体操一门，不必教授。

洋人当无不可也。 

 

又留学生在外洋，或三年四年多年，非有政府特召，及经监督许可给凭者，不准



私行归国。书信除家书外，不许来往。然家书亦须开封呈监督阅过，方可递送。

其馀则书籍、报章二门，盖尤当特定律法。盖近日的学生，往往借书籍、报章，

以煽动人心也。书籍则非由国家勘定者，不许出版。倘有私自印刷发售的，即严

行究辨。除作书的正法外，罪及印刷局。印刷局最好不准私开。报馆则亦须经国

家许可后，方能开设。现在各地报馆林立，宜一律封闭，择其中向来议论纯正者

一二家，如上海之申报馆等，则命之曰国家鉴定报馆。派一咱们亲信的人，做他

的总管理。 

 

至外洋的报章，着内地一律不许售卖，不论何人，有一张外洋报章的，即当处以

死罪。如是办法，则学生之患，自能消灭，可无忧也。 

 

点评：书信及出版物的审查，设“非法出版罪”。这些手法在满清并没有，如今

全部做到。可以说这是对《灭汉种策》的具体实践。 

 

然而，又有最要紧的事一件，凡内地各学校内，不可全教汉人。每校须插入咱们

八旗子弟数人，以作侦探，遣派出洋留学的亦然。名曰与彼同学，实则暗地监察。

倘有凤吹草动之迹，内地学校，则全校学生均行处死；外洋学生，则撤回本国，

立即正法。其余则当多开极完全的学校，悉令咱们八旗子弟入校肄业。外洋留学

的，倒不必多派，宜遍布在内地各处，使其熟悉各处的情形，预备因时制宜，数

年之后，自能造就成材。而汉人则虽有学校，虽有出洋留学的人，而知识不得长

进，徒成无用之辈，咱们要杀就杀，要剐就剐，仿佛易如反掌矣。 

 



 

灭士 

 

汉人中号称为士者，最没用的人也。力不能缚鸡，智不及狗盗。咱们虽不杀他，

他们能自投于我掌握中。观其大概，可分两种： 

 

一种是咱们可以利用他的；一种是自己在那儿待死的。可以利用的，以曾国藩、

左宗棠、李鸿章辈，做他表率。咱们当诱之，使做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然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不易多得。择其次者，以功名醉他的心，以词章缚他的

志。或用为各学校教员，或用为各地方教官，使先辈的传遗，毒与后辈，做后辈

的监督，而使勿沾染各种新学，以挫折闭塞他们的生机。 

 

倘遇他们的后辈，智识高超，不能为其所惑，仍做出种种妨害咱们的事，则就可

归罪于他们，一并处死。自己待死的人，则无知识，无学问，终日鬼浑，与世浮

沈者也。不必由我杀之，虽生亦无虑也。盖此等人，实为汉人的蠹鱼，居分利的

一大部分。若汉人而尽是这样儿，咱们可无忧矣。故灭之之法，姑不必论。待各

种人皆死，此等人亦同归于尽耳。虽然。亦不能过于小视也。奸匿之徒，往往出

于其中。当想一预防之法，以遏绝之。 

 

盖此等人有了读书识字的根基，易为邪说所煽动。第一，当严禁其看新书，除四

书、五经、二十四史外，不准涉猎他书。报章除国家鉴定之报章外，不准浏览他

报。从下令之日，始先向他家抄搜一遍，有犯禁的书报，一律焚毁，以后犯此者，



抄斩不舍。又不准与外洋留学生交通往来，犯者亦抄斩。又朋友乐道，固无妨碍。

然群居谈论，易开知识，当学朝鲜的法儿，不准五人同行，犯者亦要抄斩。若士

人能三十年不干禁例，则不及第者，亦命之为及第，赏他做教员或教官，归入为

咱们利用的一种。 

 

点评：防火墙长城和网信办，不就是对“除国家鉴定之报章外，不准浏览他报”

的具体实践？ 

 

 

灭官吏 

 

汉人之做官儿的，较之咱们，占其多数。此时虽倾心归向，为咱们所驱使，然而，

非我族类，终生异心。一旦被人运动，厉阶之祸，何堪设想？昔者雍正老佛爷，

天亶聪明，深谋远虑，早有所想到。密谕当时宗室曰：凡汉人不得假予大权，以

免噬脐之患。故其时南北两洋，都是咱们自己人，年羹尧虽有大功，终究把他弄

死。血滴子之谣，遍于天下，使他们凛凛于心，不散（敢）稍动。苟有一二小过，

即杀之于无形，诛之于不测。若此者，非立法的酷虐也，待汉人的法儿，非此不

可也。 

 

然此法行诸当时则有余，行诸今日则不足。盖当时的汉人，昏愚无智，不生异心，

除一二有权势的外，都不足虑。今日则不然，无论大官儿，小官儿，都能掉咱们

的枪儿，故当想一极好的法儿，使之渐渐消灭。凡天下之做官儿的，均是咱们自



己人而后可。 

 

总之汉人的做官者，咱们只好当他是杀人刀，种种苛求，不能让他安乐。譬如钱

粮，则总要他解十成，平余则亦要提取。捐款则又必多派，使他逼迫到没有法儿，

则不能不搜括百姓。咱们的搜括百姓，即是咱们的举刀剥割也。然他们虽能做咱

们的杀人刀，终究靠不住，故又当别设两法以治之：一曰强迫法。凡汉人有想做

官及已做官者，悉逼令他入咱们八旗籍，他们所有的财产家室，须归各省将军为

之经理，虽本人亦不许擅动及挥霍。倘有不遵的，立即革职。一曰芟除法。凡汉

人之做官儿的，遇有革职、病故、提空等事，满十人则补一汉人，馀则均以咱们

自己人补之。不及十年，做官儿的，汉人自当绝迹。且投旗的人，做官不得过三

品，其已为三品以上官者，当查其年纪，若满四十五岁者，即令其休职。休职后，

加以极大的虚衔儿，令各省将军，并他的财产家室，押送至咱们八旗本籍养老，

永远不许入中原一步。噫！尾大不掉，患大难医，及今不设法，恐无及焉。 

 

即以现今之张之洞、袁世凯而论，一个在南，一个在北。其势力的大，不可限量。

叛逆之迹，虽未显露，然异心之生，已非一日，极宜迅速设法处治，学雍正老佛

爷的待年羹尧，加以嫌疑，置之死地，不然，则一朝发动，将措手不及也。 （眉

批：你尚不晓得江督周馥，德人欲认他为南清之伯里玺天德乎？张之洞、袁世凯，

效力天朝，如是之忠贞勤顺，断断不会生异心。请你勿急。 

 

点评：红二代对老百姓官员搞反腐大清洗，“诛之于不测”。乃至于现在干脆直接

搞“红色基因代代传”，不就是对“凡天下之做官儿的，均是咱们自己人”的具



体实践。 

 

灭兵 

识时务者都说：兵为国家之宝，可以御外侮，可以防内乱，不有兵就不能成国家。

故东西各国之优待兵卒，与常人异。粮饷，则最多的每月一百元，最少的亦有二

三十元；买物及玩耍，均可以打折儿。其所以如此优待者，无非要咱们命，替国

家打仗，而又是哀怜他们耳。然而，此等法儿，好是好招儿，咱们却不可用，只

能行之于咱们八旗兵，万万不可行之于汉兵。盖咱们之用汉兵，只要咱们命，不

必哀怜他。 

 

各国的用兵打仗，要使兵自己情愿投死。咱们之用汉兵，不必问他情愿不情愿，

可以强迫他去打仗。打得胜，咱们享福，打得败，他们送死，与咱们不相干。故

平常日间，不必优待他，只须少给粮饷，用强硬的手段，酷虐之，压迫之耳。盖

汉人之当兵者，无非游手好闲的人，只要有饭儿吃，不管什么苦处，容易为咱们

所愚弄也。且咱们之用汉兵，正所以杀汉兵；若欲御外侮，强国家，还要用咱们

八旗兵。他们是终究靠不住的。咱们亦不要靠他们的，只要他们自己人相杀，把

自己人杀尽，然后，咱们再把他们杀尽耳。 

 

盖汉兵虽操练了多少，其实都不中用。他们的能为，只可令其灭土匪。土匪之不

凶者，则他们可一鼓而灭之；土匪之凶者，则他们杀土匪，土匪杀他们，两败俱

伤，死者更多，咱们更乐。待其将土匪灭尽，咱们再驱之使与洋人打仗，他们一

遇洋人，无有不全军覆没者也。不记从前长发贼之时乎？咱们用了湘军、淮军，



长发贼就不能抵敌，渐就扑灭。其后与法国、英国、日本国，屡次打仗，湘军、

准军即见没用。咱们亦明知他们是没用的，不过要借洋人之手，以送他们的命耳。

他们杀土匪，洋人杀他们，不上数年，土匪也灭，汉兵也灭，于咱们则毫无损伤，

坐收其功。设法之既善且密，莫过于斯矣。 

 

点评：武装警察镇压群众，退伍之后上街维权，又被新一代的警察所镇压。实乃

是应了“只要他们自己人相杀，把自己人杀尽”。 

 

 

灭妇女 

 

汉人的懦弱，即在妇人女子，号称二万万，其实可目之曰无人。汉族中之得其益

者，仅生育之功耳。他们缠脚的风，实为自己覆灭之道。咱们当下一令，谓他们

缠脚一事，实千古遗传之旧习，万不能把他埋灭。务必人人缠脚。最小的可授以

诰封。不缠脚的，均目为下等人，不准嫁婚，违者凌迟处死。且妇人女子的能生

育，实为汉人发达的根基，宜设法少少阻绝之。 

 

汉人古时本有点秀女一事，咱们入关的时候儿，因不欲混乱种族，故除去其例。

其实不然，他们妇人女子，既属咱们，则所生之子，即咱们自己种子，毫不妨碍

也。故现在当兴复其例，每年半须点秀女三千人入宫。入宫后，饥之，冻之，幽

囚之，以速其死，死后重点，终而复始，二万万人，死有余矣。且数年前曾有上

谕，令咱们与汉人通婚者，此亦为极好的事。但须加注一条，凡通婚的，只许咱



们娶汉人，不许汉人娶咱们。咱们娶汉人，则二人、三人、四人、多数人，均不

在禁例。如是之后，则咱们的种族自然昌盛，而汉人则无妻之人，必日多一日，

其种族当不灭而自灭矣。 

 

又汉人现在往往要立女学堂，此风万不可长。当委之曰：败坏风俗，立即封闭，

严行究办。不观俄国的虚无党么，中间妇人女子极多，其弊即在开女学堂，妇女

入了学堂，其知识自然长进，倘汉人中亦有此等妇人女子，则为咱们患者，更无

底矣。 

 

点评：此书提及毁灭汉族女性人口。“计划生育”直接采用医学手段“结扎、流

产”等方式毁灭汉族女性。可以说是对《灭汉种策》的具体实践和超越。 

 

灭僧道 

四民之外，有僧道一派，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本为汉人中之蠹。然其所拥的赀

产，聚而计之，亦不为少。不足为汉人忧，实足为咱们累。盖他们人数既多，团

结又坚，咱们不除灭之，反要被他们所害也。故第一当设法灭其生机。凡僧道一

名，每年应纳人口税。他们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其税当比常人加三倍。其寺院

之曾经敕封的，可一律归入皇家，将僧道逐出，命咱们皇族中披剃者执掌之。其

寺院之非正当受香火，有辞可驳者，当目为淫邪，立即封闭，收其财产，逐其僧

道。凡寺院中被逐之僧道，则于每省设立一极大之僧道堂养之。此僧道堂，可以

各省之乡闱场充之，遇秋季乡试时，即可令此等僧道任修理的事情，及充当号军

等。命在此中修炼，不许出门，倘一有不安分之事，则聚而火化之。 



 

点评：此书中提及的手法，已经被宗教管理局所具体实践。 

 

除此之外，更有一法。凡不在以上二例之寺院，均可扫尽，其法在借重洋人。盖

极大的寺院，多在山水清幽的地，洋人最喜幽僻，可令其居住其间。为传教之地，

或天主教，或耶苏教，听其所传。最好者，如日本的佛教，宗旨相同，夺之尤易。

咱们当同日本人说明，令他专骗他们的寺院，久而久之，他们的赀产，悉归洋人

的手，生机不绝而自绝。而咱们以此等寺院赀产送与洋人，则又可邀洋人的欢喜，

一计而两得，莫善于此也。 

 

点评：此书中提及的手法，如今具体实践是：拆庙宇，建清真寺。杭州大清真寺、

深圳大清真寺，中共近几年建立“超大规模清真寺”，以及吸引境外同治回乱的

东干族回国，恰符合《灭汉种策》中的“借重洋人，盖极大的寺院”。 

 

以上八条。凡所以处置汉人的。虽不能十分详尽。而四面八方，搜罗一过。漏网

之人。当亦不多矣。噫！咱们不灭汉人，汉人必灭咱们；咱们之与汉人，实势不

两立者也。咱们居汉人的土，已三百年，世界各国，谁不知咱们比汉人强，汉人

比咱们弱。倘一旦咱们被灭于汉人，不特三百年前的威灵，付之浮云，得无为世

界各国所笑么。 

 

故今日者，除灭汉人外，无第二策。洋人的患，犹在其次。与其被灭于汉人，不

如被灭于洋人。被灭于洋人，则咱们犹不失灭汉之威灵。且洋人亦万不能灭咱们，



洋人所欲得者，汉人的土地财产耳。咱们不妨以汉人的土地财产，送与洋人，而

借洋人之手以灭汉人。汉人容易灭尽，汉人的土地财产，未必送尽。及此之时，

咱们仍可保守其余，立于世界，以与各国争衡而图自存也。 

 

虽然，今日者，咱们亦有可灭之道一，与汉人同归于尽之道一。一曰：人少势孤，

咱们八旗人，其数不过五百万，以此区区的人数，而与四万万之汉人相敌，其势

已不甚容易。况东西各国，虎视眈眈，毕集于左右，咱们处其中，实如以一杯水

置之群车薪之火中，不转瞬即乾涸矣。故为今之计，当想法儿发达人种。其说已

略见妇女篇。然此法久而迟缓。不如遍觅世界中与咱们同种者，连络结合，以资

援助，使势不孤而人骤众之为得计。至世界之中与咱们同种的，仅俄罗斯一国。

俄罗斯国强而人多，同咱们本土相连。风俗同，政治同，交接极易。咱们当一心

一意，同他亲密。如兄弟，如父子，说之以情，动之以利，以博其欢心，一旦有

事，无有不做咱们的援助矣。 

 

一曰：鸦片烟。鸦片烟之害，不待言而可知。且每年鸦片进口，绝大利息，都被

洋人取去，尤觉可惜。至汉人之食之者愈多，则咱们固然愈乐。然咱们的人，食

之者亦颇多。近年汉人中则尝有戒烟会、禁烟会等，而咱们则绝不闻问，依然酣

醉其中。吾恐将来不待汉人灭尽，而咱们先为鸦片烟灭尽矣。故为今之计，当使

汉人则食者日多一日，咱们则一律戒断。其法宜先令汉人之为农者，不种五谷，

都种罂粟。出产多则洋人不能夺利，而后以所出之鸦片烟，悉归官卖，不准私贩，

一切均与盐法同。但卖价务必贱之又贱，十分之值，仅取三分。于是，食之者必

多，不及数年，汉人当尽成烟鬼，一无生气。若咱们的人，则不许买。有私买者，



立时究办。其现在之已食鸦片的，则押令力戒，不准复食。鸦片烟实易戒，力戒

不食即可。若实系年老多病，力不胜戒的，则由官每日须给少许亦可。然不数年

必能净尽，无一食鸦片的人矣。 

 

呼！咱们八旗的同胞，勿谓目前安，死日在后日。勿贪目前欢，极乐在后日。勿

堕祖宗之威灵，勿遗后人以大祸，其各戒之，凛之，奮之，勉之。卧薪尝胆，戮

力同心，以歼灭此四万万之丑类而后朝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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